
“ 我本楚狂人”

一 論李白的荊楚文化情結一

梁　恵敏・孟　修祥

　　公元725年，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十三年，當高山和高原所環抱的“天府之國”限制了一位天オ詩

人的文化視野，不足以浦足其文化興趣的時候，就註定了他必然要走出封閉的四川盆地，為著自己

的理想追求，響往更為廣闊的世界（，，這位詩人就是李白。

一、荊楚詩情與詩思

　　25歳的青年李白“杖剣去國，辮親遠遊”，満懐“使簑厘大定，海縣清一”的美好理想與憧憬進

入“江入大荒流”的肚闊楚境時眼界頓時為之諮然開朗。進入荊楚之地的開始，就似乎決定了他

一生與楚地不可開解的文化情結。

　　李白一生漫遊過大半個中國，他的足跡更是遍及三楚，，故地，用他《與韓荊州書》中的話説：

“

白，朧西布衣，流落楚漢”，以他《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之語而言：“凡江、漢、荊、裏、

呉、楚……亦何所不登眺”，握李白自己説，荊楚這塊神奇的土地封他充浦無窮誘惑的原因，來自於

他的異代同郷司馬相如《子虚賦》封楚雲夢澤的生動描檜，其《上安州斐長史書》説：“郷人相如大

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観焉。”無論其來荊楚的真實動機如何，當他親、身感受到楚地神奇無

比的江山勝景與風土人情時，確實受到了深深地感動，或者説，他的荊楚文化情結早在出蜀之前就

己在孕育之中，至荊楚之境此情結越襲不可開解。他幾次親臨洞庭、瀟湘，追憶愚弔遠古時代的

蛾皇、女英與大舜的故事與傳説，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頁舎人至遊洞庭湖五首》其五：“洞

庭西望楚江分，水毒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庭吊湘君”，《悲清秋賦》：“登九疑分望

清川，見三湘之清”，甚至在《在與夏十二登岳陽模》中描檜其肚麗景色：“櫻観岳陽蓋，川週洞庭

開。雁引愁心去，山街好月來”，以至於即景生情，激動得開懐暢飲，起舞高歌。他留下的許多鳥

洞庭湖肚麗景色的詩作如《遊洞庭》：“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乗流宜上天？且就洞庭除月色，將船

買酒白雲邊”，《寄王明府》：“哺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榔買春

芳”等等，恐柏與司馬相如《子虚賦》封雲夢澤的描檜有關。他也曽因荊州賊爵L、、、，感懐過曽作為楚

國故都的郵都與章華台的荒蕪與残破：“郵路方丘嘘，章華己傾倒”（《荊州賊乱臨洞庭湖言懐作》）；

游雁城湯池，不僅讃歎其“氣浮蘭芳浦，色濠桃花然”的陰陽造化的神奇，同時感慨其“散入楚王

國，分澆宋玉田”（《安州雁城玉女湯作》），造福荊楚大地的功績；他到裏陽，既有因好朋友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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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嚢陽人而産生特別的親切感，同時也聯想到曽鎮守過裏陽而以豪飲著稲的西晋名將山簡，更遙想

到戦國時代楚裏王巫山雲雨的故事與長江岸邊的凄涼猿聲，《裏陽歌》所謂“裏王雲雨今安在？江水

東流猿夜聲”即是；他在《赤壁歌送別》中檜聲檜色地描寓襲生在荊楚大地的赤壁古戦場：“二龍乎

戦決雌雄，赤壁棲船掃地空。烈火張天昭雲海，周諭干此破曹公……”，追憶驚心動塊的三國赤壁之

戦，以至於使李白“我欲因之肚心塊”，心情為之振奮不己。他心情好的時候，峨峨楚山，浩浩江

漢，令他浮想聯翻，感慨萬端；被貝乏後心緒煩乱之時，則是“回轡引群峰，横楚楚山断”（《流夜郎

至西塞騨寄斐隠》），但李白畢寛是一位達観詩人，即使是在流放夜郎途中，也在江陵城郊慨然登上

龍山，情不自禁地留下《九日龍山飲》之類的膿達詩：“九日龍山飲，黄花笑逐臣。酔看風落帽，舞

愛月留人”，因桓温和孟嘉在龍山留下的一段佳話，激襲起詩人益然詩興，第二天伍興猶未蓋，再游

龍山，題《九月十日即事》之詩：“昨日登高罷，今朝更畢暢。菊花何太苦，遭此両重陽。”握宗懐

《荊楚歳時記》説，荊楚之地有視九月十日為“小重陽”的習俗：“都城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集

宴賞，號小重陽。”李白所謂“遭此雨重陽”即言此習俗。

　　李白有為敷甚多的詩文都與荊楚江山勝景、歴史人物、事件、傳説、風土人情等等無形地聯繋

在一起。荊楚江山勝景可以激襲出李白的無限詩情，劉鍵《文心離龍・物色》曽云：“屈平所以能洞

監《風》《騒》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李白與屈原在創作上有其非常一致之庭，其許多詩文名

世亦得南方“江山之助”。荊楚歴史人物、事件、傳説是一個豊富的歴史文化世界，江陵為楚國建都

411年的都城，又與裏陽在後來的漢魏六朝宜至唐代均為南方重鎮，荊楚僅此雨地在歴史上産生的

著名歴史人物與重大事件以及各種傳説故事等等，在詩人的無限詩思之中，“撹砕古今巨細，入其

興會”、、、，從而成為詩人情思與情感的符號，現實生活的投影。官帯著理性的激情，歴史的現實感

顯現出詩人猫具特色的心璽世界。

　　至於荊楚之地的風土人情、各種歌舞均成為李白激護詩思的媒介。李白精於音樂與舞躍，爲下

了彼多描鳥吟詠音樂與舞躍的作品，如《白貯詞》、《秋登巴陵望洞庭》、《聴蜀僧竣弾琴》、《月夜聴

盧子順弾琴》、《擬古》其二、《春日行》、《鳳笙篇》等等就是描爲吟詠音樂之作，在泉多的中國古代

音樂系列中，李白認為楚樂最為中聴，楚舞更令人陶酔，他在《天長節使郭州刺史章化徳政碑並序》

中明確表示：“白観樂入楚聞音召在齊”，《書情贈察舎人雄》所謂：“楚舞酔碧雲，臭歌断清猿”，高

度讃賞楚樂楚舞的藝術魅力。以楚樂為例，如《陽春》、《白雪》、《激楚》、《結風》之類，特別受到

李白的青昧。《陽春》、《白雪》為泉所知，李白在詩文中多次籍以打情爲意，如《古風》其二十一

“

郭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即是；《激楚》、《結風》亦為楚地歌舞曲名，其音調高充凄清，最早

記載干《楚辞・招魂》：“宮廷震驚，襲激楚些”，王逸注：“激，清聲也。言吹竿撃鼓，泉樂並會，

宮廷之内，莫不震動驚骸，複作激楚之清聲，以襲其音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亦云：“郡郭績紛，

《激楚》《結風》。”顔師古注：“郭撲日：‘《激楚》，歌曲也。’”《史記索隠》日：“《激楚》，急風也。

《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漂疾，然歌樂者猶複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這種“促迅哀切”之楚樂非常符合李白的審美趣味。他的《白貯辞》之三有明確表白：“《激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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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酔忘掃，高堂月落燭己微。”正是受楚樂的影響，其中也包括楚地民歌使他情不自禁地創作出

如《荊州歌》，、、、《裏陽歌》、《裏陽曲》、《大堤曲》、《陽春歌》等，以荊楚古歌名以詠荊楚之事，或

感詠世情，或感慨人生，皆別有韻味。

　　何以使李白留連忘返干荊楚之地？明代宗臣曽有《過採石懐李白十首》，其九首可視為封此問題

的回答：“短節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酔洞庭。何事滝留姑蘇水，千秋風雨怨湘璽。”以青青楚山、

浩浩洞庭與湘霊的傳説故事為代表，就是使李白留連忘返干荊楚的重要原因，因此，此詩亦極能説

明李白與荊楚文化的情縁。

　　李白於詩歌創作有其“天機俊襲”的思維方式。《秋夜干安府送孟賛府兄還都序》説：“……

（白）難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酉甘，天機俊襲，則笑談浦席，風雲動天。”這是一種

敏妙通霊的思維藝術特貼。官需要飽満的情緒，酷暢自足的創作状態，李白往往在酒酉甘耳熱之際

乗興而起，襲想無端，轄折無痕，正如陸機《文賦》所謂：“若夫感雁之會，通塞之際，來不可遇，

去不可止。方天機俊襲，夫何紛而不理。思風襲於胸臆，言泉流與唇歯。紛蔵菱以駁還，唯豪素之

所擬，文徽征以溢目，音浴浴以盈耳。”李白《江上吟》所謂“興酎筆落揺五嶽，詩成笑傲渡槍洲”

是也。在荊楚文化史上的一些事典，封於李白來説，常常是借題襲揮或打鳴情志的中介。如《古風》

其二十一：“郭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勢歌此曲，畢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敷

千。呑聲何足道？歎息室凄然。、6、”這顯然是以宋玉《封楚王問》的故事來借題襲揮。所以粛士賛指

出：“此篇感歎之詩也。高オ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オ而不遇，能不讃其詩

而為之呑聲歎息也輿？”流放夜郎途中於巫山所作《古風》其五十八“神女去己久，裏王安在哉？

荒淫克論没，樵牧徒悲哀”，也是以鳥人生之室幻感。他要表達達観的人生態度，就借用荘子“物

化”的故事：“荘周夢醐蝶，醐蝶為荘周。一鵠更愛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複作清淺流。青

門種瓜人，奮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管管何所求？”（《古風》其九）在《古風》其三十五中一連

用了《荘子》一書中的“束施数輩”、“郡郵學歩”、“運斤成風”三個成語，以批判詩壇的離琢之風

習，而宣導純撲自然的詩風。《古風》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實終見棄，徒筈三献

君”，就是用†和三献實玉干楚王的故事。即便是襲感歎時局之詩也用楚國歴史故事，如《酬斐侍

禦封雨感時見贈》：“楚邦有肚士，郡郭翻掃蕩。申包果秦庭，泣血安將仰？鞭屍辱己及，堂上羅宿

葬。頗似今之人，議賊陥忠議。”借用楚平王時伍子背與申包背的故事，來指斥安史之乱所造成的

現實境況等等，諸如此類，皆源於李白“天機俊襲”的思維方式。荊楚之地神奇的江山勝景與博大

精深的文化内涌不僅汲引了偉大詩人李白，形成了他不可開解的文化情結，同時激護出詩人生命的

活力與創作的張力。李白以“楚狂”自翔，“酒隠安陸，磋舵十年”，在楚地生兄育女，這是他與普

通人没有差別的封生命的創造，但他在楚地所創作的許多千古名篇，所流傳的千秋佳話，御是他封

文化精神卓越的審美創造。李白詩文既顯現出他一生的心路歴禾呈也記載著他與荊楚文化的不解之

縁，在根大程度上，李白身上流消著濃厚的荊楚文化的精神血液，積澱著荊楚文化的藝術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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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荘、屈以為心

　　在泉多的荊楚歴史人物中，最具有楚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屈原，而最能引起李白精神共

鳴的人也就是屈原。

　　自視甚高的李白以為自己“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巣、由以來，一人而己”，一心

想作帝王師，一如屈原自以為有“内美”、“修能”，即可為楚王建立“美政”理想而“導夫先路”。

於是，李白封自己的人生道路進行過於理想化的設計：

　　申管曇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簑厘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

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戯澹洲，不足為難　。（《代孟少府移文書》）

　　開、天盛世也確實為李白敵開了理想的大門，封此，李陽泳《草堂集序》如此描述：“天實中，

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董歩迎，如見綺、皓。以七實床賜食，御手調糞以飯之。日：‘卿是布衣，名

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入金轡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潜草詔詰，人無知者。”萢

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亦云：“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辮如懸河，筆不停畷。・…

遂宜翰林，專掌密命，將庵司言之任，多陪侍從游之。”當時的李白己是成功地遇開了政治理想之途

的第一歩。然而，李白既有“斗酒詩百篇”的オ氣，更有杜甫《飲中八仙歌》所説的“天子呼來不

上船，自稲臣是酒中仙”的傲氣，李白也自言：“諭揚九重萬乗主，諜浪赤塀青項賢。”（《玉壼吟》）

狂傲之氣溢於言表，亦可見杜甫之言不虚。蘇東披説李白“戯萬乗若僚友，視儒列如草芥”，本是封

天オ詩人品格個性極高的定位，但封一位自比管、葛的人來説，這種行為在政治上未嘗不是一種極

其幼稚之畢。到底是自己的族叔李陽泳能為之正名，李陽泳《草堂集序》説：“醜正同列，害能成

読，格言不入，帝用疏之。”真正的詩人婚是張揚個性，循行自然，封任何人都不設防，這正是詩人

在政治瀧渦中極易受到傷害的原因。李白在長安没待上両年，即被“賜金放還”，晩年誤入永王李燐

軍幕又遭到第二次放逐一長流夜郎。正是這種政治之途的不幸遭際，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歴史上

一位偉大的楚人：屈原。他大聲疾呼：“悲來乎1悲來乎1……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郁放屈大夫”

（《悲歌行》）1他將屈原的悲怨視為自我的不幸：“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楚地，魂飛長桃。

聴江風之鰯鰯，聞嶺荻之鰍歌。永埋干湶水，怨懐王之不牧。”（《擬恨賦》）《楚蔚・漁父》説：“屈

原既放，游干江潭，行吟澤畔，面目憔梓。”李白被流放夜郎是“遠別涙室壷，長愁心己推。三年吟

澤畔，憔梓幾時回。”（《贈別柳判官》）杜甫在秦州聴説李白被流放夜郎，十分悲憤，曽在《天未懐

李白》一詩中將李白與屈原並比：“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雁共冤魂語，投詩贈泪羅。”仇兆竈

注雲：“冤魂指屈原，投詩謂李白。”又説：“（李白）夜郎一窟，幾與泪羅同冤。”李白同屈原一様，

在政治上遭受残酷打撃時，借助於詩歌將自我的一腔怨憤傾吐出來，實現了在現實中無能為力到襲

憤創作的生命張力的轄化，把生命的苦難化作持爲的動力，又達到了以詩歌批判現實、干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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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實現詩人審美債値的目的。他的許多作品如《將進酒》、《行路難》、《玉壼吟》、《江上吟》、《悲

歌行》等，就是詩人在與現實襲生衝突，遭受不幸，把厘抑在内心的悲憤、憂慮與怨憤轄化為衝撃

千古的創作激情一潟而出的名作，因而具有震憾人心的藝術力量。明人黄文煩《楚辞聴宜》説“唐

李白得騒之精”，也正好臆澄了李白“哀怨起騒人”的論断。

　　李白之所以高度評債“屈平詞賦懸日月”（《江上吟》），並且在創作上“駆馳屈、宋”（李陽泳

《草堂集序》），以至於後人如屈大均《採石題太白桐》認為李白“樂府篇篇是《楚爵》”、劉師培《南

北文學不同論》認為“（李白）樂府則出於《楚辮》”。李白詩歌源干楚爵的審美認同，實則源於其封

屈原文化精神的心理認同，美國學者労倫斯・A・施耐徳曽説：“毎個時代的中國知識扮子都有著一

個自己所需要、所解繹的屈原”，當他椚試圖建立與政治権力、債値観念及文學藝術的観念系統時，

他椚都從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我到答案、，，。“屈宋己逝，無與堪言1”（《夏日諸從弟登海州龍興閣序》），

李白在内心深虚封屈原的人格精神充浦無限敬意封屈原的不幸充満感傷，感同、身受，從而引襲強

烈共鳴，將屈原的情志融入詩文創作之中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

　　人椚常説先秦時代的老、荘道家哲學是南楚文化精神的代表，孔、孟儒家哲學是中原文化精神

的代表。如張正明先生在世時曽以問答形式説，如果有人間楚國的精神文化為何，“答案只有三個字

一
巫、道、騒。依我看，這三様也是甲天下的。、、、”道，即以老、荘為代表的道家。李白封儒道雨

家取捨分明：“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盧山謡》），以“楚狂”自謝，而嘲笑孔丘，難然封詩

人即興而打襲的感情並不能作為政治宣言來看（1。，但從李白的骨子裏封古代的孔丘，還有與李白同時

代的“魯儒”是頗不以為然的，《嘲魯儒》説：“魯皇談五経，白髪死章句。問以経濟策，荘如墜煙

霧。”《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也説得非常明確：“仲尼且不敬，況用尋常人？”他心儀的確是

老、荘這雨位南楚哲學家。他自幼遍覧諸子百家，熟讃老、荘著作，老子與荘子的批判意識、懐疑

思想、自由精神與膿達哲學無疑封李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荘身虚奴隷社會向封建社會轄愛的春秋戦國時代，在劇烈的社會動盈中，極力宣揚道家思

想，封維護奴隷主與封建主的儒家禮義進行了尖鋭的批判，《老子》第三十八章説：“故失道而後徳

失徳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顯然老子視儒家所謂“仁

義”與“禮”為社會禍乱之首。荘子更是封儒家標榜的“仁義”採取猛烈批判的態度，《荘子・肱

憧》説：“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霜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籟鉤者諜，霜國者為諸侯，諸侯

之門仁義存焉。”老、荘的這種批判意識與懐疑思想無疑是封李白有著深刻的敏迫意義的。

　　李白待詔翰林時，有過一年多的宮廷生活，這使他封最高統治集團的腐朽生活與鉤心門角、相互

傾軋的内幕有比較清楚的観察與清醒的認識他的許多作品將批判的鋒芒宜指最高統治者，如《古

風五十九首》中一些作品批判唐玄宗晩年迷信求仙追求長生不老之藥、窮兵婚武襲動“西屠石径”、

攻打南詔系列戦乎等等，《答王十二寒夜猫酌有懐》批判朝廷中一批王公貴族、好候小人侍寵驕横、

嫉賢炉能，痛罵他椚是“塞騒”、“蒼蝿”、“難狗”，並且表示憤怒之情：“何不令皐諒擁彗横八極，

宜上青天掃浮雲1”（《魯郡尭桐送實明府還西京》）諸如此類之作甚多，均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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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批判現實是與其鄙棄権貴，蔑視功名富貴的膿達情志是聯繋在一起的，他的《憶奮遊寄言焦

郡元参軍》“黄金白壁買歌笑，一酔累月輕王侯”，《將進酒》“鍾鼓撰玉不足貴，但願長酔不願醒”，

《答王十二寒夜猫酌有懐》“榮辱與我何有哉”，“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江上吟》“富貴功名若

永在漢水亦磨西北流”，《夢遊天姥吟留別》“安能推眉折腰事権貴”等等就是這種膿達情志的宜露

表達。這種鄙棄権貴，蔑視功名富貴的膿達情志因縁老、荘，《老子》講“不得難得之貨”，“生而不

侍，為而不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説，荘子“寧遊戯汗漬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羅”，断然

拒絶楚威王厚幣之迎，為相之許，李白説：“嚴陵不從萬乗遊，蹄臣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

元非太白酔揚州。”（《酬崔侍禦》）以嚴子陵自愉不臣干天子的兀傲形象與荘子拒紹楚威王之請的高

傲形象何其相似1

　　膿達源於封社會的洞馨，亦源於封生命的深刻酷悟，無論是李白“吾將嚢括大塊浩然與浜淳

同科”（《日出入行》）這種循行自然，與自然為一的超然情懐，還是“桃花流水官然去，別有天地

非人間”（《山中問答》）“三杯通大道，一門合自然”（《月下猫酌》）之類人天圓融的生命境界與審

美感受，都可以從荘子那裏我到哲學的依握。《荘子・齊物論》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
。”“衆人役役聖人愚竜，参萬歳而一成純。萬物蓋然，而以是相猫。”李白與荘子在封待人生、

生命的態度上真可謂異代知音。當然，老、荘哲學中看透生命本質的一面同時也影響了李白産生人

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思想観念。如《老子》第二十三章説：“瓢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執為此者，

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荘子・知北遊》説：“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己。”

所以李白有了“庭世若大夢胡為勢其生？所以終日酔，頽然臥前樽”（《春日酔起言志》）以及“人

生得意須蓋歓，莫使金樽室封月”（《將進酒》）這種追求心璽解脱的虚世哲學観念。

　　襲自珍在《定庵文集補編・最録李白集》中説：“荘、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

始。”儘管由於時代與詩人身扮之不同，使李白訣少荘子的思競力量，也訣少屈原的深況情感與寧為

玉砕不為瓦全的不屈意志，以及封社會、人生、自然追問到底的精神，但確實融匿了他椚雨人的批

判意識、懐疑精神、哲學思想與詩性智慧。並荘、屈以為心既可視為李白在當時的精神創造，也可

視為李白一生的精神販依。

注：

　　（1）、日本學者松浦友久先生認為李白出蜀之後，“訣乏與巴蜀的實際關係”，與他的客寓意識有

關，“李白没有像杜甫那様的故郷。宜接言及巴蜀為故郷的，只限於他出遊後十年以内的詩，晩年叙

述封巴蜀的憶念，也是因為文學上關合蜀帝傳説而歌詠三巴，或因友人去羅浮山（仙山）而言及蜀

中仙山峨媚山，都是随機而作之詩。錐然也巧妙地鳥出了他的郷愁，但郁不是那種内在湧考勲冗浸執

著於其中而不能自抜的郷愁。”，参見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識信其詩思一李白評傳》中課本，

第82－84頁，中華書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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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孟康語日：“奮名江陵為南楚，英為東楚，彰城為西楚。”（《史記・

項羽本紀》）《史記・貨殖列傳》也明確説，准河以北的浦、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彰城以東的東

海、呉、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從戦國末期的政治格局來看，江陵、

呉、彰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帯。楚國在戦國中後期由於政治腐敗，受秦攻撃，屡次遷都，使其政治

文化中心亦多愛動。公元前278年（楚頃裏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抜郭，頃裏王被迫東遷至陳（今

河南准陽）為陳郭。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為避i秦、韓、魏兵鋒，又遷都干巨陽（今安徽

太和東南）。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再遷都壽春（今安徽壽縣）。幾次遷都選揮在准河

流域，那麿，不僅江准地匿，就是黄准地逼的南部，也與荊楚文化有著重要的關聯。所以，“三楚”

之地，以江陵、呉、彰城為核心，包括雨湖地逼以及河南、山東南部地逼，江蘇、安徽、漸江、江

西、陳西、四川等部分地域，在自戦國中至漢初，江准流域則為荊楚文化核心匿域，當時亦稲“三

楚”，近、現代從上述地匿所出土的楚文物更能説明問題。

　　（3）、接《通竪・唐紀》載：“幹元二年八月，裏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握州作乱，楚元自稲南楚覇

王。九月，張延嘉襲破荊州，有泉萬蝕人。遭、朗、郵、峡、闘等州官吏，乎潜歳山谷。十一月，

商州刺史章倫襲兵討之，生檎楚元，其泉遂潰。”

　　（4）、王夫之《明詩選巻二》。

　　（5）、一名《荊州樂》，又名《江陵樂》，《樂府詩集》中属“雑曲歌群”，其古辞云：“紀南城裏望

朝雲，矢住飛饗熟妾思君。”

　　（6）、安旗主編《李太白集編年注繹》上冊，第569頁，巴蜀書社，1990年。

　　（7）、労倫斯・A・施耐徳《楚國狂人屈原與中國政治神話》，中謹本，第3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8）、張正明《巫道騒與藝術》，載《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1991年。

　　⑨、自古以來，大多敷人認為楚狂接輿是一位隠士，只有極少敷人認為他是一位不與統治者合

作的賢者，甚至認為是屈原之“鳴矢”。如清代彰松銃的《楚狂接輿論》説：“魯論以楚狂接輿類記

於沮、溺之次，説者遂以隠士當之，而不知非也。沮、溺、丈人皆托業於吠畝，而不復容心於當

世，此展門、荷贅無以異，夫子之所謂果哉者也。若接輿則大不然，何以知其不然也？於其所歌知

之。使接輿而果隠者也，則泥塗軒冤，鄙棄門宵，豊猶知今之從政者？其致慨於今，必不能忘情於

昔……然則接輿蓋楚之賢者也。傷鳳徳之衰，有生不逢時之慨，欄孔子亦自欄也。後有屈原以忠放

行，行吟澤畔，作《離騒》之詞，接輿蓋為之嗜矢己。……”，湖北地方古籍文献叢書《湖北文征》

第十巻，第125－12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李白封孔子也並非全然否定，《武昌宰韓君去思頒碑並序》云：“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

四方取則。”《書懐贈南陵常賛府》雲：“君看我オ能，何如魯仲尼。”《送方士趙隻之東平》云：“西

過獲麟台，為我吊孔丘。念別複懐古，潜然涙空流。”皆可見李封孔子的評憤視具骨豊環境與心情而

定。参見拙著《調仙詩魂》第108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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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2月4日於古城荊州

（梁恵敏：長江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孟修祥：長江大學荊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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